
风情

! ! ! !梅士卡是伏尔加河
边的一个小镇，绿色河
岸，木头房子，美丽宁
静。这是名副其实的“袖
珍”小镇，六千居民，一
辆公交车，说镇不如说
村庄更合适。

在梅士卡，处处可
见老鼠的形象，在这
里，老鼠是可爱的动物，
享有尊崇地位。船刚靠
岸，就传来欢快的手风琴声，一群身着鲜艳服装
的“鼠先生”和“鼠姑娘”拉着琴载歌载舞涌上驳
岸平台来欢迎我们，一对“老鼠新人”当场举行
婚礼，“新郎”“新娘”和参加婚礼的“众鼠”们拉
着游客跳舞，拥抱，合影。小镇专为老鼠开辟了
一个纪念馆，立着几位真人大小的“鼠农夫”，一
进去，突然都活了，捣臼的捣臼，推磨的推磨，吓
了我们一跳，原来是人装扮的。至于老鼠怎么会
与梅士卡结缘，纪念馆墙上挂的一幅画描绘了
其中的故事，画面上，一个人在树下沉睡，身旁
蹲着一只老鼠，正瞪大眼睛虎视一条昂着小脑
袋的毒蛇……导游解释，很多年前，有个人从很
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他走累了，就躺在树下睡
觉，睡梦中被推醒，睁眼一看，不远处有条毒蛇
正向他吐着长长的蛇信，而身边蹲着一只老鼠，
是它用爪子挠醒了他，提醒危险的敌人正在接近。
这个被老鼠救了命的人就是梅士卡镇的开拓者，
梅士卡人的祖先。
参观了小镇历史博物馆。梅士卡人以质朴

甚至有点笨拙的办法努力珍藏自己的历史。在
这小得没几条马路的小镇里，他们慷慨地开辟

出一片宽阔的地方陈列
古老的旧物，博物馆分露
天和室内两部分，露天陈
列镇民使用过的各个时
代的旧农具，旧汽车，旧
拖拉机，旧蒸汽机，和旧
民舍，一排又一排，放眼
望不到边……陈列室内
则陈列着旧式溜冰鞋，旧
式背心裙子，旧式家具，
木头杯盘等器皿。墙上

挂着一些肖像画，其中一幅，几位穿着长裙，手
持遮阳伞，面容俊美、风度优雅的贵族妇女，像
十八九世纪外国古典小说中掉落的插图。藏品
似乎不加选择，却于繁复庞杂中显现收藏者珍
惜的心思。
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梅士卡

人，彬彬有礼，富有教养。去一家小超市，里面有
很多人，却静悄悄得像无人，选货的，付款的，搬
东西的，说话和动作都很小声。收银台前排着
队，队伍中不乏只拿一块面包或一根香肠的，也
并不争先，静静等候。路边卖鱼卖浆果的小贩也
有一种矜持，加上俄罗斯人本来就俊美，一个个
像王子和公主。团友看中一套俄罗斯套娃，看摊
的是位帅小伙，有双深邃忧郁的蓝眼睛，像哈姆
雷特，他要价一百卢布，团友半开玩笑半认真，
拦腰杀价，“五十”，“哈姆雷特”的眼睛顿时严肃
了，凝视着他，慢慢摇了摇头，“七十？”“……”
“八十？”“……”“好好，一百就一百吧”，团友妥
协了，“哈姆雷特”塑像般昂头望向远处，一动不
动。明白了，他不卖给你了。这就是梅士卡小贩
的脾气，可以不赚钱，可是尊严不可触碰。

小镇梅仕卡的“鼠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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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肯尼亚的腹地，
离开马赛马拉野生动
物保护区里的五星级
酒店，不过一箭之遥
的东非草原上，有一
个马赛村，马赛村里
住着马赛人。马赛人
是肯尼亚的土著原住
民，肯尼亚国旗中央的
标枪和盾牌，就是马赛人
世世代代游牧生活的标志。

这个自然村里有七十多口
人，实际上他们是一家人。这里奉行一
夫多妻，多生多育，所以酋长娶了四个老
婆，生下了一大堆儿女子孙，全住在一起，
便成了一个村落。
酋长轻易是不见人的，派了他的大儿

子来接待我们。欢迎仪式上由马赛男子跳
舞，马赛男子个个长得细细长长的，身材非
常好，他们穿着艳红的衣服，手里拿着标枪
或者木棍。所谓跳舞便是双脚并拢，原地往
上跳，身体要笔直地不断地往上跳，看谁跳
得轻松，跳得高。马赛人的这种舞蹈，最早
起源于原始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为
了减少暴力流血，就以谁跳得高来分输赢。
如今，村民间有了矛盾，也常常以这种平和
的办法来分高低，求和谐。
马赛人的女子非常爱漂亮，个个以剃

光头为美，身上挂满了各种彩色的项链和
串珠。让我给她照相的这位马赛姑娘，特腼
腆，今年十九岁，她出嫁后，娘家可以换来
十头牛。此外，婆家还得给小夫妻一头牛，
让他们开始独立地过日子。
马赛人家，男子外出放牧，女子在家带

孩子。全村人十年左右一起迁移一次，花上
三个月就能建成一个新的村子。村子是由
一个个土屋围成的，中间空旷的场地只有
普通小学的操场那么大。马赛人的房子，全
都就地取材，顶是用茅草和树枝铺成的，墙
是用牛粪和泥巴糊起来的。房子很矮，我弯
着腰走进去看看，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几个

! ! ! !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天，住在布里斯班远
郊。外出走到马路边，看到十几米外有一辆
"#$%&'牌轿车远远停下，貌似“抛锚”，暗想，
这澳洲的汽车质量也不过如此，等我从容横穿
马路后（因为太偏僻，没有划斑马线），汽车才
重新开动。事后方才明白，原来人家是在礼让
行人。
后来有一天，在一个小镇，一个极其偏远、

非常袖珍的小镇，我们一行人分成两拨，站在
人行横道旁隔街对话。不一会，马路上两个方
向的车竟全部停了下来。少顷，我们反应过来，
原来司机们都在很有礼貌地等待我们过马路。
眼看自己造成了误会，我们只好赶紧换一处说
话的地方，否则人家的友好和文明会造成交通
堵塞。

也许会有人说，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所以
才能做到车让人。我深不以为然，文明体现国
民素质，源自平日里的养成教育，跟交通状况、
人口密度等并无太大关系。无论是在繁华闹
市，还是在无名小镇，人家都能自觉地做到这
点，说明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澳大利亚除了
美妙的自然风光外，它的人文更是另一道不得
不提的风景。

有一次外出住酒店，因是深夜抵达，已经
过了酒店的下班时间，所以工作人员特地留了
个密码让我们自行入住。一行人下了飞机，拎
着大包小包赶到酒店门口，发现大门紧闭，看
到大门旁有一排数字按键，于是不假思索地输
密码拉门，可怎么也拉不开。就在此时，工作人
员出现了，她没有去开大门，而是直接打开按
键后面的小门，里面正静静地躺着三个装有房
门钥匙的信封。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刚刚疏
忽了数字按键上方的几个字———()*&+, -#.

（保险箱）。原来我们只要打开保险箱，根本用
不着进大堂，就可以直接拿着钥匙入住，第二
天再去前台补办手续，属于先住店后付钱。而
且，每个信封上都细心地打印有客人的姓氏，以
示欢迎和尊重。她还热心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
住的房间区域不同，所以只要按照地上的红、
黄、蓝三种颜色标识往前走，就能很方便地找到
自己的房间。这真是个简单明了的好办法。
还有一次从郊区进城，想体验一把当地的

公共交通。车站旁的年轻人不仅热情介绍，甚至
专门把我们领到了站台上。公交与轨交基本上
是“零换乘”，大巴停下来的地方就是轨交站点，
此后，也没有经历任何检票或者安检，我们径直
上站台坐车，全程也没有人查票，只是在最后出
站时简单出示了一下几个人的集体联票。据说，
如此宽松的政策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当然
对逃票的处罚那也是相当严厉的。

在澳洲，警察是一份很体面的职业，每年
都有不少年轻人报考警队。有幸认识了一批昆
士兰州的警察朋友，发现他们把荣誉看得特别
重。昆士兰州的警徽上就有 /0+1 1#'#2 /&

(&23&（我们光荣地服务）字样，视服务为荣誉。
在大街上向警察问路、求助，他们总是笑嘻嘻
的，的确像个服务者。昆士兰州警察学院没有所谓
的高楼大厦，只有大片的草坪、绿树和一些低矮建
筑，甚至连教室都像是临时板房，但里面的设施先
进、到位，他们的理念是实用就好，不讲求花架子。
可是，对于荣誉他们绝不含糊。学院正门进来有一
条路，路旁每一棵行道树下都立有一块小小的纪
念碑，上面镌刻着从“一战”至今昆士兰警察部门
每一位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让
人心灵震撼。学院的升旗广场上还点有终年不
熄的长明火，以此纪念逝者。

我还发现，许多昆士兰老警察的制服上别
有一个小小的功勋条。一位警察朋友告诉我，他的
功勋条是他服务三十周年的纪念，上面两颗小银
星，一颗代表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章，一颗代表州警
察局的勋章。时刻把荣誉戴在胸前，也时刻督促自
己要好好干。此外，警察出席正式宴会时可以穿专
用礼服，佩警衔、挂勋章，尽管礼服售价昂贵，但还
是有许多高级警官会自己掏钱去购买它，因为它
是资历和荣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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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口大的小孔透出一点点光亮来。
屋里没有水电，几乎没有家具，
更不要说什么现代化的用
品和电器。房间的两旁，席
地铺了点什么东西，一
旁由父母住，一旁给孩
子睡。

如今，马赛人总共
只剩下几万人了，在肯
尼亚成了少数民族，他
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
有自己的货币，平时只会
以牛羊进行物物交换，有些

地方还在用钻木取火。马赛人
真的就如此贫困吗？好像还不能完
全这么说，据当地政府称，他们在保
护区里建了宾馆后的收益，每年都
会分一部分给当地的马赛人。可是，
马赛人很少会去使用这些美元或先
令，他们执著地崇拜自然，认为外面
世界上的一切和市场上的各种东西
都与自己没有关系，极大多数马赛
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庄和亲
人，他们快乐地坚守着自己世世代
代相传的原生态生活。马赛人和野
生动物长年累月地生活在同一个地
域内，相互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酋长的儿子笑着对我说，没有！没
有！就是有，也没有办法向谁去评理
和告状啊！温和的马赛人相信万物
有灵，从来不去捕猎动物；动物们对
马赛人也日久生情，井水不犯河水。
这么多年来，这里总共发生过一起
命案，前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有一头
狮子到他们村里偷走了一条牛。


